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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究蒸馏时间对广藿香精油的提取率、成分及抗氧化活性的影响，以广西产广藿香为原料，采用水蒸

气蒸馏法提取了 0~10、10~30、30~60 和 60~360 min 不同蒸馏时段的广藿香精油。采用 GC-MS 对不同蒸馏时段

精油的成分进行了分析。通过 1,1-二苯基-2-三硝基苯肼自由基（DPPH•）和 2,2'-联氮双(3-乙基-苯并噻唑啉-6-

磺酸)二铵盐阳离子自由基（ABTS+•）清除实验，考察了其抗氧化能力。结果表明，在 0~10、10~30、30~60 和

60~360 min 4 个蒸馏时段，广藿香精油的提取率分别为 0.14%±0.01%、0.18%±0.01%、0.20%±0.02%和

0.57%±0.03%。不同蒸馏时段精油以倍半萜类化合物为主，其主要成分相同，均为广藿香醇、广藿香酮、α-布藜

烯、塞舌尔烯。其中，广藿香醇的相对含量均为最高，4 个蒸馏时段其相对含量分别为 49.22%、50.82%、50.47%

和 39.07%。4 个蒸馏时段的精油清除 DPPH•的半数抑制质量浓度（IC50）分别为 21.75、12.45、12.03 和 3.54 g/L，

清除 ABTS+•的 IC50 分别为 13.91、8.62、8.00 和 3.02 g/L。在 4 个蒸馏时段中，60~360 min 蒸馏时段的广藿香精

油的抗氧化能力最强，0~10 min 蒸馏时段的广藿香精油的抗氧化能力最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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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distillation time on the extraction yield,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essential oil from Pogostemon cablin (Blanco) Benth., essential oil from Pogostemon 
cablin (Blanco) Benth. growing in Guangxi with the 0~10, 10~30, 30~60, and 60~360 min distillation were 

obtained through hydrodistillation, analyzed by GC-MS for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evaluated via 

1,1-diphenyl-2-trinitrophenylhydrazine free radical (DPPH•) and diammonium 2,2'-azino-bis(3- 

thylbenzothiazoline-6-sulfonic acid) cationic free radical (ABTS+•) scavenging assay for the antioxidant 

capac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ssential oil collected at 0~10, 10~30, 30~60 and 60~360 min 

distillation periods exhibited an extraction rate of 0.14%±0.01%, 0.18%±0.01%, 0.20%±0.02%, and 

0.57%±0.03%, respectively, while displayed same main components belonging to sesquiterpenoids, 

including patchouli alcohol, patchoulone, α-bulnesene and seychellene. Among them, patchouli alcohol was 

of the highest relative content, with the relative content in the four distillation periods of 49.22%, 50.82%, 

香料与香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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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7%, and 39.07%, respectively. The median inhibition concentration (IC50) of essential oils for DPPH• 

were 21.75, 12.45, 12.03, and 3.54 g/L, while those for ABTS+• were 13.91, 8.62, 8.00, and 3.02 g/L, 

respectively. The essential oil from Pogostemon cablin (Blanco) Benth collected at 60~360 min exhibited 

the strongest DPPH• and ABTS+• scavenging capacities among the four distillation periods, while that 

collected at 0~10 min showed the weakest. 

Key words: Pogostemon cablin (Blanco) Benth.; essential oil; distillation periods; composition analysis; 

gas chromatography mass spectrometry; antioxidant activity; perfumes 

精油（EOs）是一类挥发性化合物的混合物，

是可以从植物的各个部分，如根、茎、叶、花、果

实和种子等提取的次生代谢产物，其成分包含萜烯、

酯类、醇类、酮类、醛类、酚类[1-2]等多达 10 万种

化合物组成。精油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如抗癌、抗

氧化、抗炎、抗菌[3]，及急性和慢性毒性等驱避活性，

可以抑制害虫物种的产卵、生长、摄食和发育[4]。

除了作为传统的抗菌剂之外，精油还成功地应用于

食品和化妆品行业[5]。 

广藿香〔Pogostemon cablin (Blanco) Benth.〕是

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主要生长在南亚和东南亚

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广藿香可以作为常用的中草药

用于治疗恶心、感冒、发烧、腹泻和头痛等疾病[6-10]。

广藿香精油是由广藿香提取的挥发性成分，具有抗

真菌的特性，可以治疗皮肤感染、头皮屑和湿疹，

还可以用于芳香疗法，具有抗抑郁、抗炎、修复细胞

和除臭等功能。广藿香精油也可以作为香味剂用于化

妆品和香水的生产[11-14]。广藿香精油的得率和质量会

受到气候、季节、地理条件、种子的使用、提炼方法、

蒸馏技术、蒸馏时间长短等条件的影响[15-16]，其中，

蒸馏时间是影响其得率及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蒸

馏时间过长，会增加能耗；时间过短，原料中的精

油不能提取完全，会影响精油的提取率。目前，关

于不同蒸馏时段对广藿香精油质量参数及抗氧化活

性影响的研究还很少。 

本文拟采用水蒸气蒸馏法，通过提取不同蒸馏

时段的广藿香精油，采用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仪

（GS-MS）对其成分进行分析，考察蒸馏时间对广

藿香精油产量、成分的影响，探究不同蒸馏时段广

藿香精油抗氧化活性的差异，以期为广藿香精油的

生产及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1  实验部分 

1.1  材料、试剂与仪器 

广藿香，桂林鼎康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产地为

广西桂林，经桂林鼎康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检验，样

品符合 2015 版《中国药典》一部广藿香标准。 

1,1-二苯基-2-三硝基苯肼（DPPH）、维生素 C

（VC），分析纯，美国 SIGMA 公司；2,2'-联氮双(3-

乙基苯并噻唑啉-6-磺酸)二铵盐（ABTS），分析纯，

美国 Adamas 公司；无水乙醇，分析纯，台山市粤

侨试剂塑料有限公司；过硫酸钾（K2S2O8），分析纯，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TRACE1300-ISQ QD 型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GC-MS），美国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公司；HP-5

石英毛细色谱柱（30 mm×0.25 mm×0.25 mm），美国

Agilent 公司；1788 型挥发油提取器，湖州申玻仪器

有限公司；722S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仪电

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1.2  方法 

采用水蒸气蒸馏法提取广藿香精油。准确称取干

燥广藿香地上部分 100 g，记为 m（g），置于 3000 mL

圆底烧瓶中，再加入 2000 mL 蒸馏水进行水蒸气蒸

馏，沸腾后开始计时，保持微沸，回流速率为

4~5 L/min，到 10 min 前关火，利用余温蒸馏至

10 min，将提前准备好规格相同的提取管代替原提取

管，继续蒸馏，依此类推，分别收集 4 个时间段（0~10、

10~30、30~60、60~360 min）的油相提取物，经过冷

却静置后，记录各自体积 Vi，分别记为 V1、V2、V3、V4。 

根据式（1）计算广藿香精油的提取率（η，%）： 

 η/%＝Vi/m×100 （1） 

1.3  结构表征与性能测试 

GC 测试： HP-5 毛细管色谱柱（ 30 mm× 

0.25 mm×0.25 μm），程序升温，60 ℃保持 5 min，

然后 2 ℃/min 升至 260 ℃保持 5 min。载气为高纯

氦气，流量 1.0 mL/min。进样量 1 µL。分流比 1∶200；

进样口温度和接口温度均为 280 ℃。 

MS 测试：EI 电离源，电子倍增器电压 1.5 kV，

电子能量 70 eV，质量扫描范围 35~550 amu，全扫

描方式。 

通过 NIST17 质谱数据库对样品各色谱峰进行计

算机自动匹配分析，筛选相似度指数（SI）和反向相

似度指数（RSI）均>900 的化合物作为研究对象。结

合标准质谱图特征及分子裂解规律对目标成分进行结

构鉴定。各组分含量测定采用色谱峰面积归一法[17]。 

1.4  抗氧化活性研究测试 

1.4.1  DPPH 自由基（DPPH•）清除能力测试 

参照文献[18]实验方法并稍作修改。配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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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 0.02 g/L 的 DPPH•无水乙醇溶液，将待测样品

（2 mL）与 DPPH•无水乙醇溶液（2 mL）混合均匀，

使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在 517 nm 波长下测定其

吸光度（Ai）。测定间隔为 10 min，持续观察 180 min。

设置两组对照：一组以无水乙醇替代样品，测定其

吸光度（Ac），另一组以无水乙醇替代 DPPH•无水乙

醇溶液测定吸光度（Aj），每组平行测定 3 次后取均

值。同时设置 VC 作为阳性对照组。根据式（2）计

算 DPPH•的清除率（SA，%）[19]： 

 SA/%＝[1–(Ai–Aj)/Ac]×100 （2） 

取反应时间为 1 h 的数据，以精油质量浓度

（g/L）为横坐标、SA 为纵坐标，绘制不同蒸馏时段

广藿香精油对 DPPH•的清除率随质量浓度变化的曲

线，并拟合方程，得到 DPPH•去除率为 50%时所需

要的精油质量浓度，即半数抑制质量浓度（IC50），

用于评估精油其对 DPPH•的清除作用。 

1.4.2  ABTS 阳离子自由基（ABTS+•）清除能力测试 

以蒸溜水为溶剂，将 7 mmol/L ABTS+•溶液与

2.45 mmol/L 的过硫酸钾溶液等体积混合。然后，将

混合溶液用无水乙醇调节至 734 nm 波长下吸光度

为 0.70±0.002，获得 ABTS+•工作液。将 2 mL 待测

样品与等体积 ABTS+•工作液混合，避光反应 6 min

后使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测定溶液在 734 nm 波

长下的吸光度（A′i）。设置对照组，以 2 mL 无水乙

醇替代样品测定吸光度（A0），实验重复 3 次取平均

值。同时设置 VC 为阳性对照物，根据式（3）计算

ABTS+•的清除率（SB，%）[19]： 

 SB/%＝[(A0–A′i)/A0]×100 （3） 

以 SB 为纵坐标，精油质量浓度为横坐标

（g/L），绘制不同蒸馏时段广藿香精油对 ABTS+•

的清除率随精油质量浓度的变化曲线，并拟合方

程，得到 ABTS+•的 IC50，用于评估精油对 ABTS+•

的清除作用。 

2  结果与讨论 

2.1  蒸馏时段对广藿香精油提取率的影响 

经测定和计算，0~10、10~30、30~60 和 60~ 

360 min 4 个蒸馏时段广藿香精油的提取率分别为

0.14%±0.01% 、 0.18%±0.01% 、 0.20%±0.02% 和

0.57%±0.03%。其中，60~360 min 蒸馏时段的精油

提取率最高，占总提取量的 52.29%。0~10、10~30

和 30~60 min 3 个蒸馏时段的精油提取量分别占总

提取量的 12.84%、16.51%和 18.35%。周旭凯等[20]

对迷迭香精油进行了 0~10、 10~30、 30~60 和

60~360 min 的提取，结果表明，迷迭香精油在

0~10 min 的提取率最高，达到 48.83%。何玲利等[21]

对柠檬香茅草精油进行了提取，结果表明，前 10 min

内提取率已达到 43.48%，均与本文的结果不同。这

可能是因为，迷迭香和柠檬香茅草的主要成分为桉叶

油醇和香叶醛，两者均为单萜类物质，挥发性较高，

在蒸馏初期会蒸出。而广藿香精油的主要成分为广藿

香醇，是倍半萜类物质，挥发性较低，需要较长的蒸

馏时间才能蒸出。PETROVIĆ 等[22]的研究结果也证

实，在不同蒸馏时段的意大利蜡菊（Helichrysum 
italicum）成分中，单萜类化合物在最初的馏分中含

量较高，而倍半萜类化合物则在蒸馏结束时增加。 

2.2  不同蒸馏时段对精油成分的影响 

图 1 为不同蒸馏时段的广藿香精油的 GC-MS

离子流图，成分见表 1 和表 2。 

从图 1 和表 1、表 2 可以看出，0~10、10~30、

30~60、60~360 min 4 个蒸馏时段精油和 0~360 min

全馏时段精油分别鉴定出 21、21、20、21 和 21 种成

分，相对含量分别为 85.14%、85.93%、87.71%、

87.68%和 8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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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0 min；b—10~30 min；c—30~60 min；d—60~360 min；

e—0~360 min 

图 1  不同蒸馏时段广藿香精油的 GC-MS 离子流图 
Fig. 1  GC-MS ion current diagrams of essential oils from 

Pogostemon cablin (Blanco) Benth. collected at 
different distillation periods 

从表 1 可以看出，0~10 和 10~30 min 蒸馏时段

精 油 中 主 要 成 分 分 别 为 广 藿 香 醇 （ 49.22% 和

50.82%，相对含量，下同）、广藿香酮（5.21%和

7.49%）、α-布藜烯（5.03%和 3.97%）、塞舌尔烯

（4.23%和 3.91%）和石竹素（4.21%和 3.51%）。

30~60、60~360 和 0~360 min 蒸馏时段和 0~360 min

全馏时段精油中主要成分分别为广藿香醇（50.47%、

39.07%和 45.35%）、广藿香酮（8.60%、12.15%和

9.87%）、α-布藜烯（4.40%、7.23%和 6.06%）、塞舌

尔烯（4.90%、5.75%和 6.51%）和 β-广藿香烯（4.40%、

5.24%和 4.48%）。其中，广藿香醇的相对含量均为

最高，4 个蒸馏时段其相对含量分别为 49.22%、

50.82%、50.47%和 39.07%。广藿香醇是一种三环倍

半萜，其在免疫调节、抗炎、抗氧化、抗黏膜炎和

抗肿瘤等方面具有多种对健康有益的作用[23]。与已

报道文献[19,24-28]的研究结果中藿香醇的相对含

量（9.97%~43.05%）对比发现，广西桂林产广藿香

精油中广藿香醇的相对含量较高（45.35%）。 

从表 2 可以看出，萜类物质是广藿香精油的主

要组成，0~10、10~30、30~60 和 60~360 min 蒸馏

时段精油中，萜类物质的相对含量分别为 85.07%、

84.54%、87.60%和 87.31%。在天然产物中，萜烯及

其衍生物，即含有不同官能团的萜烯是植物次生代

谢物当中数量和种类最多的一类[29]。
 

表 1  不同蒸馏时段广藿香精油不同化合物相对含量 
Table 1  Relative content of different compounds of essential oils collected from Pogostemon cablin (Blanco) Benth. at 

different distillation periods 
相对含量/% 

序号 化合物 分子式 
0~10 min 10~30 min 30~60 min 60~360 min 0~360 min 

1 苯甲醛 C7H6O 0.05 0.03 0.02 0.01 0.03 

2 (1R)-(+)-诺蒎酮 C9H14O 0.02 0.02 0.01 0.01 0.01 

3 α-松油醇 C10H18O 0.02 0.02 0.02 0.02 0.02 

4 (–)-桃金娘烯醛 C10H14O 0.05 0.02 — 0.01 0.01 

5 Z-二氢香芹酮 C10H16O 0.16 0.07 0.03 0.02 0.05 

6 β-广藿香烯 C15H24 2.37 3.38 4.40 5.24 4.48 

7 β-榄香烯 C15H24 0.31 0.28 0.30 0.54 0.46 

8 巴豆烷 C15H24 0.31 0.25 0.27 0.46 0.42 

9 β-石竹烯 C15H24 0.65 0.52 0.61 1.10 0.89 

10 塞舌尔烯 C15H24 4.23 3.91 4.90 5.75 6.51 

11 α-愈创木烯 C15H24 3.26 2.45 1.85 3.43 2.49 

12 α-广藿香烯 C15H24 2.31 1.68 1.83 3.41 2.90 

13 香树烯 C15H24 1.33 1.32 1.55 2.48 1.91 

14 愈创木-8,4-二烯 C15H24 0.79 0.62 0.65 1.08 0.86 

15 α-布藜烯 C15H24 5.03 3.97 4.40 7.23 6.06 

16 广藿香萜醇　 C14H22O 3.79 3.43 2.89 1.50 2.06 

17 石竹素 C15H24O 4.21 3.51 2.69 1.30 2.07 

18 广藿香醇 C15H26O 49.22 50.82 50.47 39.07 45.35 

19 莎草奥酮 C15H22O 1.80 2.10 2.13 2.51 2.00 

20 广藿香酮 C12H16O4 5.21 7.49 8.60 12.15 9.87 

21 棕榈酸 C16H32O2 0.02 0.04 0.06 0.39 0.12 

注：“— ”表示未检测出。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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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蒸馏时段广藿香精油化合物成分相对含量 
Table 2  Relative content of components of essential oils 

from Pogostemon cablin (Blanco) Benth. collected 
at different distillation periods 

相对含量/% 

鉴定确认成分 0~ 
10 min 

10~ 
30 min

30~ 
60 min 

60~ 
360 min

0~ 
360 min

醛类 0.10 0.05 0.02 0.02 0.04 

醇类 53.03 54.27 53.36 40.59 47.43 

酸类 0.02 0.04 0.06 0.39 0.12 

酮类 7.19 9.68 10.77 14.69 11.93 

环氧 4.21 3.51 2.69 1.30 2.07 

碳氢 40.59 18.38 20.76 30.72 26.98 

杂环 5.21 7.49 8.6 12.15 9.87 

单萜烯类 — — — — — 

含氧单萜类 0.25 0.13 0.06 0.06 0.09 

倍半萜烯类 20.59 17.06 20.76 30.72 26.98 

含氧倍半萜类 64.23 67.35 66.78 56.53 61.35 

 

萜类化合物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包括抗癌、抗

炎、抗氧化、抗菌和抗病毒。近年来，萜类化合物

的抗癌活性得到了广泛研究，其可以对抗包括黑色

素瘤在内的各种类型的癌症，因此，在黑色素瘤治

疗中使用萜烯做辅助疗法引起人们的关注[30]，此外，

萜类化合物在色素、香精、香料、药物和聚合物等

方面有着广泛的商业应用[31]。 

从表 1 还可以看出，蒸馏时间对精油的成分也

有显著的影响，0~10、10~30、30~60 min 蒸馏时段

精油中，广藿香醇的相对含量基本一致，分别为

49.22%、50.82%和 50.47%，在 60~360 蒸馏时段精

油中，广藿香醇的相对含量明显降至 39.07%。一些

含氧单萜类化合物随着蒸馏时间的增长相对含量有

所下降，如桃金娘烯醛相对含量从 0.05%降至

0.01%，这可能是因为，单萜类物质的挥发性较高；

而一些倍半萜烯及倍半萜氧化物的挥发性较低，其

相对含量随着蒸馏时间的增长而升高，如塞舌尔烯

和广藿香酮，其相对含量分别由 4.23%和 5.21%升

至 5.75%和 12.15%，但是一些成分相对含量随蒸馏

时间的变化是不规律的，β-榄香烯、β-石竹烯等化

合物的相对含量随着蒸馏时间的增长先下降后上

升，这与文献[32]考察的不同蒸馏时间对牛至精油

成分影响的研究结果类似，α-水芹烯、柠檬烯、α-

松油烯、香树烯、1,8-桉叶素、松油醇烯和 α-松油

醇等的相对含量随着蒸馏时间的增长先降低后增

加，直至蒸馏结束。 

2.3  蒸馏时段对广藿香精油的抗氧化活性影响 

2.3.1  DPPH•清除能力分析 

图 2 为不同蒸馏时段提取的广藿香精油的

DPPH•清除率。其 IC50 见表 3。 

 
 

a—0~10 min 蒸馏时段广藿香精油；b—10~30 min 蒸馏时段广藿

香精油；c—30~60 min 蒸馏时段广藿香精油；d—60~360 min 蒸

馏时段广藿香精油；e—0~360 min 蒸馏时段广藿香精油；f—VC 

图 2  不同蒸馏时段广藿香精油对 DPPH•的清除能力 
Fig. 2  Scavenging ability of essential oils from Pogostemon 

cablin (Blanco) Benth. collected at different 
distillation periods on DPPH• 

 

表 3  不同蒸馏时段广藿香精油的抗氧化活性 
Table 3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essential oils from Pogostemon 

cablin (Blanco) Benth. collected at different 
distillation periods 

IC50/(g/L) 
样品 

DPPH• ABTS+• 

0~10 min 蒸馏时段广藿香精油 21.75 13.91 

10~30 min 蒸馏时段广藿香精油 12.45 8.62 

30~60 min 蒸馏时段广藿香精油 12.03 8.00 

60~360 min 蒸馏时段广藿香精油 3.54 3.02 

0~360 min 蒸馏时段广藿香精油 5.36 7.56 

VC 1.88×10–3 3.88×10–3 
 

从图 2 可以看出，0~10、10~30、30~60 和 60~ 

360 min 蒸馏时段的广藿香精油对 DPPH•的清除率

随着精油质量浓度的升高而变大，而相同质量浓度

的 0~10、10~30、30~60 和 60~360 min 蒸馏时段的

广藿香精油对 DPPH•清除率也有明显差异，质量浓

度 5 g/L 的对应广藿香精油对 DPPH•清除率分别为

21.74%、31.85%、32.30%和 56.73%。 

从表 3 可以看出，0~10、10~30、30~60、60~ 

360 min 蒸馏时段广藿香精油及 0~360 min 全馏时段

广藿香精油清除 DPPH•的 IC50 分别为 21.75、12.45、

12.03、3.54 和 5.36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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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ABTS+•清除能力分析 

图 3 为不同蒸馏时段提取的广藿香精油的

ABTS+•清除率。其 IC50 见表 3。 

 

 
 

a—0~10 min 蒸馏时段广藿香精油；b—10~30 min 蒸馏时段广藿

香精油；c—30~60 min 蒸馏时段广藿香精油；d—60~360 min 蒸

馏时段广藿香精油；e—0~360 min 蒸馏时段广藿香精油；f—VC 

图 3  不同蒸馏时段广藿香精油对 ABTS+•的清除能力 
Fig. 3  Scavenging ability of essential oils from Pogostemon 

cablin (Blanco) Benth. on ABTS+• collected at 
different distillation periods 

 
从图 3 可以看出， 0~10、 10~30、 30~60、

60~360 min 蒸馏时段的广藿香精油对 ABTS+•的清

除率均随精油质量浓度的升高而增大，而相同质量

浓度的 0~10、10~30、30~60 和 60~360 min 馏段时

段藿香精油对 ABTS+•清除率也有明显差异，质量浓

度为 5 g/L 的对应香精油对 ABTS+•的清除率分别为

26.86%、33.33%、38.10%和 68.10%。 

从表 3 可以看出，0~10、10~30、30~60 和 60~ 

360 min 蒸馏时段广藿香精油及 0~360 min 全馏时段

广藿香精油清除 ABTS+•的 IC50 分别为 13.91、8.62、

8.00、3.02 和 7.56 g/L。 

IC50 与抗氧化能力呈负相关[33]。从表 3 可以看

出，相比其他蒸馏时段广藿香精油，60~360 min 蒸

馏时段广藿香精油清除 DPPH•和 ABTS+•的 IC50

（3.54 和 3.02 g/L）最小，即抗氧化能力最强。不

同蒸馏时段广藿香精油的抗氧化能力的高低顺序为
60~360 min>0~360 min>30~60 min>10~30 min> 
0~10 min。广藿香醇是广藿香精油中分离出的主要

生物活性成分，其具有显著的抗氧化活性[34]，然而，

在 60~360 min 蒸馏时段，广藿香醇的相对含量

（39.07%）低于其他 3 个馏段。有研究表明[33,35]，

精油的抗氧化活性是各成分之间协同或拮抗的结

果，没有一种成分甚至一组组分是产生这种结果的

原因。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来了解每种复杂精油

提取物中可能的增效以及拮抗作用。 

3  结论 

本文探究了蒸馏时间对广西产广藿香精油的提

取率、成分及抗氧化活性的影响，结论如下： 

（1）采用水蒸气蒸馏法提取不同蒸馏时段广藿

香精油，0~10、10~30、30~60 和 60~360 min 蒸馏

时 段 精 油 的 提 取 率 分 别 为 0.14%±0.01% 、

0.18%±0.01% 、 0.20%±0.02% 和 0.57%±0.03% ，

60~360 min 蒸馏时段的提取率最高，占总提取量的

52.29%。 

（2）通过 GC-MS 分析，0~10、10~30、30~60

和 60~360 min 4 个蒸馏时段的广藿香精油分别鉴定

出了 21、21、20 和 21 种成分，不同蒸馏时段精油

以倍半萜类化合物为主，所含有的成分基本相同，

但各成分的相对含量差别较大，各蒸馏时段精油中

广藿香醇的相对含量均为最高，其后依次为广藿香

酮、α-布藜烯、塞舌尔烯。 

（3）抗氧化活性评价表明，蒸馏时间对精油的

抗氧化能力存在一定影响。不同蒸馏时段精油清除

DPPH•、ABTS+•的能力高低顺序为 60~360 min> 

0~360 min>30~60 min>10~30 min>0~10 min。 

不同蒸馏时段的广藿香精油的抗氧化能力与其

精油成分不同密切相关，具体作用机理还有待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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